
两代人的摩擦
! ! ! !最近，我们这些带大了儿孙的“老
货”在微信朋友圈内常常会聊到与儿
女生活在一起，因为两代人同住一屋
檐下所产生的摩擦，最大的问题是老
人要管，儿女怕烦。

也确实，老人喜欢把自己多年来
积累的生活经验挂嘴边老生常谈，当
有了儿媳或女婿的进门后，其实，老人
就应该留给他们自己的生活空间。比
如说，他们原本的生活习惯，该是由
他们小夫妻自己来磨合。媳妇早上要
提前一小时起来化好妆出门，而这时
老人就会在一边嘀咕“少睡会折寿”。
“怎么说话的？”媳妇面露愠色。而婆
婆说自己是心疼媳妇睡眠少。老人最
不喜欢听的是“咄忒”（上海话扔掉），
而现在的年轻人，衣服买了不喜欢就
“咄忒”，食品过期了，又一声“咄忒”，
老人不能忍受他们的浪费，总要数落
几下。小辈高高兴兴给他们买好音乐
会的票子，还是前排座的，老人不领
这份情，一个劲地责备，不会过日子，

二千元两张票，我们不会自己家里看
电视，家里的沙发比那靠椅舒服多
了，还要浪费差头费。网上订购了去
境外旅游的机票，老人执意要退掉：
“不去，不去，这钱不会给我留着养
老”。手机不停地换，老人看着好几个
还很新款的手机，“啧，啧，啧，你们到
底还想不想好好过日子，这几千元的
手机说不要就不要了。”节假日，儿女
们想外出换换口味，老人又一个劲地
阻拦“家里实惠，我大闸蟹都买好了，
出去吃什么海鲜，一桌上千元，浪
费！”儿女因为工作，要在电脑上加
班，老人会一次次不停地去催促“好
睡啦，明天要上班的”。最麻烦的还是
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老人也要
插上一竿子，“已经蛮好了，连周末都
还要带出去补这样那样的课，小孩
累，又是浪费钱”。矛盾都是这样一点
点积累的，老人以为，我们把你们生
出来，养大不容易，你们就得听我的，
曾经在家里的重要性，现在老了，从生

理到心理，其实都有“焦大”情结。
《红楼梦》里“焦大”因为跟过贾

府“老太爷”打仗 !在战役中“从死人
堆里把老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半碗水!

给主子喝!自己喝马尿”，得到过贾府
上上下下的关照!身份自然不同。而
老年的“焦大”看不惯贾府又一时代
的繁华富贵，锦衣玉食，就整天琐碎
唠叨!喝酒骂人!最后自己给自己捅了
篓子。

话说回来，自己的父母再唠叨，
是不至于会被赶出家门的。只是，我
们这些“老货”确实也该为儿女想
想，生在不同的时代，不能用自己陈
旧的老观念在儿女面前不停地干扰
他们，儿女有他们的生活，他们也有
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上的种种压力，
而我们这些老人，都是在庸人自忧，
可悲的是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固执
已经到了不适潮流的年代，怎样扮
演好“老货”的角色，我只想说，老了
要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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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欣喜地端详着友人送来 #$%&

年的挂历，擦了擦双手虔诚地翻过一
页页缀满重复数字的画面，仿佛给我
迎来了新的生命和崭新的企盼。翻完
了，我郑重其事地把她抱在胸前眯着
眼睛久久地沉思着，沉思。

当即将翻过挂历的扉页就是
#$%& 年的元旦，好像会听到时光老
人在悄悄地告诉我：“恭喜你的人生
进入了第六十五个元旦了。”哦，按
坊间虚称我算是六十六岁了，好呀！
六六是个吉祥的数字，“六六大顺”，
我希望来年依旧沐浴在国富民强的光
景里去构思自己新的梦想。回顾我四
年多来的退休生活，用五谷丰登来形
容也不为过。

退休后的我以笔耕为乐，把自己

的畅想化作文字流淌在各地的报纸、
杂志上，好似铺就了我走过的文学弹
街路，那一篇篇小文就是镶嵌在路面
的小石块，见证了我老有所乐的成果，
带来的是思绪绵绵的圈圈涟漪。

那是两年前元旦后，新民晚报刊
登我一篇《歪打正着成美食》的文章，
讲的是元旦那天在家招待第一次上门
的亲家吃饭，妻子想做她拿手的“油爆
虾”，却被一个电话打岔，“让我来做”
我自告奋勇。慌忙中我错把酱油当料
酒做成了“酱爆虾”。妻子的忐忑不安，
倒被亲家无意的赞美化解了，也成了
我独创的“美食”。现实生活中常有此
不经意的美事。有一年，我写了篇感悟
春节的文章，自感文采飘逸，但被媒体
旁落了。一位文友怂恿我去投“迎春”

的征文，结果还获了个“一等奖”呢！说
明什么呢？说明只要用心，遇到合适的
对象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所称道的
“运气”这大概就是如此吧，正如恰巧
亲家母是个喜好浓油赤酱甜口味的苏
州人；以及我那落魄的小作遇到了贵
人一样。

有道是老人怕过年，总听有人会
哀叹：“唉，又老一岁！”其实老年人不
必担忧年岁的增长被社会边缘化，关
键在于咱老年要自爱、自重，活出精彩
才是。老龄社会的老人要自觉向社会
中心靠拢，大妈们的广场舞姿不婀娜
少女、有担当的百老英模风韵犹在，百
岁老人逐年递增，无不昭示巍巍中华
的昌盛。老友们啊，敢为才有幸运，让
我们振作精神去迎接新年的钟声。

老有所乐

好一个
贴身#提示牌$

! ! ! !人老了，记忆力变得特别差，常常丢三
落四。买菜，忘了带钱；看病，医疗卡又没带
身边。好在老伴热心、细心，一天到晚前后
“提示”着我，使我少出了不少尴尬和差错。

譬如，初夏，我给蚊帐里装微型风扇：
插叶、挂吊、通电，正当我准备试风享受
时，老伴一旁问道：“你叶片装得对不对？
那凹里去的一面应该朝下啊！”我一看：
“不好了，真的错了，我把凹面朝上了！”
嘿，要不是老伴提示，这吊扇旋转的风只
能朝上，我浑然不知，还要责怪这扇儿没
用、天气太热哩！

老伴“提示”我的内容可算包罗万象，
还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卸责。早晨起来，先问
一声：“药吃了吗？”我骑车外出了，她都要
关照几声：“骑慢些！手机带了没有？早点回
来！……”要是外出几天，她更是要把我的
药啊书啊衣啊钱啊票啊身份证啊牙膏牙
刷啊草纸啊等等等等查问得停停当当、
“滴水不漏”。我这人胃口好，吃饭原先似
狼吞虎咽，像风卷残云。老伴总一而再地
叮嘱：“慢些，慢些，您急了做什么？”“鱼卡
子莫卡了，粘圆子莫噎了！”“慢嚼细咽，对
健康有益……”饭后她不睡午觉，还不忘提
示我用被单把肚子盖起来，电风扇不要对
着头吹。眼镜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省得天
天爬起来找。即使我半夜起床解小便，她也
在迷迷糊糊中叮嘱我：“爬慢些、把灯开起
来，不要跌了。”

一次，我在电脑上好不容易打完一篇
稿件，可因忘了揿“保存”键，转身给丢了。
我懊悔得拍案直叫。从此，每当我打完字爬
起，老伴又多了一声“保存哦”的提示。妻不
会电脑，不知“保存”为何意，但她见我那天
急的那个样子，晓得“保存”事关重大，所以
一定要提醒我注意。

老朽还不算是什么顽固不化之人，在
老伴的悉心提示下，我丢三落四的情况大
大减少。尤其急性子的毛病改得不少，让我
感受到慢生活的许多好处和乐趣。

好一个及时周到的贴身“提示牌”，嘿
嘿，老伴的这种关爱之情我将终身“保存”
在心里。

闹猛的乐队有时也%闹心&

! ! ! !最近队里出了点事：单簧管演奏
员（姑且称之为单先生）情绪十分反
常，平常“屁闲话”多得刹不住车的
“话痨”，一下变得沉默寡言了。脸上
阴云密布，犹如经过霜打的茄子蔫头
耷脑提不起精神来。究其所以然：原
来四十多万元的终身积蓄被骗得精
光。事情还得从头说起，笔者和单先
生所在的管乐队已有十多年历史了，
除自娱自乐外还参加一些不计报酬
的公益演出。因为都是“耳顺、古稀”
之年，经过几十载社会上风霜雨雪的
锤炼、摔打，都具有一定的气度和风
范。三十多人的队伍里，退休前曾担
任处长、科长、厂长、经理、总工等职
务的占三分之一，可谓人才济济。这
个群体有个共性：在人生“马拉松”的
最后冲刺阶段，对钞票已看得很淡
了。不论公益演出或其它演出，从不
计较报酬的多少，只要社会效果好、
观众满意，就是最好的报酬，观众的

掌声就是最好的保健品，娱人又悦
己、充实又高雅。真可谓“晚霞无限
美、黄昏仍出彩。”

社会是个“万花筒”。老人们纯净
的境界，在报酬上的客气大度，也会被
人当作“福气”来利用。随着乐队的不
断充实提高，也引起了嗅觉灵敏的所
谓经纪人的关注：隔三岔五地被邀请
外出客串演出。服务对象为除正规的
企事业单位外，还搀杂了一些不三不
四的投资理财公司。除市区、郊区外还
远赴江浙两省，乐友们感到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也挺好。至于报酬嘛，给多给
少从不计较，不给也行，权当免费旅游
了。不过久而久之毕竟都是明眼人，不
计较不等于没有想法，按照行规：中介
应拿演出收入的百分之十，可我们的
经纪人是反过来拿大头。所以乐友们
的情绪由初时的如“枯木逢春”般热情
奔放，到后期的如“秋风落叶”般郁闷
无奈了。不去当然也可以，不过乐队毕

竟是个整体，救场如救火，这是应有的
操守。再说高、中、低三个音区，少了人
等于跷脚。最让人头痛的是起早，头昏
脑涨很不舒服。这只是其次，事情出在
所谓的投资公司上：老板在台上说得
天花乱坠、乐队帮着吹吹打打把气氛
搞得十分热烈（当时不知是骗局）。单
先生经不起诱惑，把四十多万元都投
进去了，经纪人也是精明反被精明误，
投进去了一百多万元，最后结局是竹
篮打水血本无归。乐友们在替他们惋
惜的同时，也深深自责：因为在无意中
成了骗子的“吹鼓手”，无意中在助纣
为虐，帮了倒忙。

钞票这个东东有时是“恩人”，可
以救人于危难之中；有时是魔鬼，让人
泯灭良知、卑劣无耻。钞票是面哈哈
镜，可以让人伟岸挺拔，也可以使人猥
琐丑陋。其实钞票就是一种工具，它可
以惦量出一棵白菜的价值，也可以衡
量出人品的贵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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